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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晨 ，我 们 驱 车 沿 大 广 高 速 一 路

向 北 ，目 的 地 是 金 山 岭 银 河 滑 雪 场 。

车 窗 外 ，景 色 从 城 市 的 喧 嚣 逐 渐 过 渡

为山野的静谧。两小时后，我们抵达了

北京密云与河北滦平的分界线——金

山 岭 。 这 里 既 是 滑 雪 者 的 天 堂 ，又 因

其壮丽的长城风光和厚重的历史底蕴

令人神往。

北方的冬天有一种让人屏息的肃

穆 与 苍 茫 。 几 日 前 刚 下 过 一 场 雪 ，天

空 澄 净 透 亮 。 阳 光 融 融 洒 下 ，为 群 山

点染上一层浅浅的光边。沿路向北行

驶 ，两 侧 是 连 绵 起 伏 的 黑 褐 色 山 峦 ，

冬山如睡，寂寥悠远。

渐 渐 地 ，金 山 岭 长 城 的 轮 廓 浮 现

于 山 脊 线 上 ，犹 如 巨 龙 般 蜿 蜒 盘 踞 在

群山之巅。砖石砌成的墙体泛着冷峻

的 光 泽 ，在 静 默 中 诉 说 着 数 百 年 的 风

刀霜剑。敌楼与烽火台星辰般点缀在

长 城 之 上 ，以 守 护 者 的 姿 态 注 视 着 脚

下的大地。

穿过隧道，进入河北境内，不久便

抵达金山岭银河滑雪场。换上滑雪服

后 ，我 乘 坐 缆 车 缓 缓 上 升 ，雪 场 全 景

尽收眼底。洁白的雪道如一条条柔软

的 丝 带 ，散 落 在 山 林 之 间 。 滑 雪 者 们

身 着 鲜 艳 的 雪 服 ，犹 如 跃 动 的 彩 虹 ，

优 雅 地 划 出 弧 线 。 不 多 一 会 儿 ，我 便

从 姿 态 上 分 辨 出 滑 雪 者 们 的 经 验 差

异 。 新 手 们 小 心 翼 翼 地 尝 试 前 行 ，不

时 与 雪 地“ 亲 密 接 触 ”，欢 声 笑 语 不

断 ；而 经 验 丰 富 的 滑 雪 者 则 如 冬 日 飞

鸟 ，以 雪 板 为 翼 ，自 由 飞 翔 。 那 份 欢

快 与 热 烈 ，给 冬 日 的 寂 静 增 添 了 几 分

灵动的气息。

作为初学者，我紧握雪杖，缓缓滑

行 在 雪 道 上 ，努 力 维 持 着 平 衡 。 两 侧

的 树 木 披 上 了 雾 凇 ，宛 如 琼 花 开 放 ，

粒 粒 晶 莹 。 微 风 拂 过 ，枝 头 轻 轻 颤

动 ，偶 有 冰 晶 飘 落 ，发 出“ 沙 沙 ”的 轻

响 。 随 着 身 体 渐 渐 进 入 状 态 ，我 也 磕

磕 绊 绊 地 穿 行 在 雪 道 上 ，雪 板 与 雪 面

摩 擦 ，“ 嚓 嚓 ”作 响 ，雪 粒 飞 溅 而 起 。

伴 随 着 轻 微 的 失 重 感 ，我 感 到 前 所 未

有的放松与自由。脚下的雪道如银丝

般 延 展 ，两 侧 的 雾 凇 在 阳 光 下 泛 着 柔

和 的 光 泽 ，宛 如 通 向 冰 雪 童 话 世 界 的

路 径 。 滑 至 尽 头 ，回 头 望 去 ，方 才 经

过的雪道已留下闪亮的轨迹。

滑 累 了 ，去 山 顶 的 餐 厅 补 充 能

量 。 滑 雪 者 们 围 坐 在 一 起 ，热 巧 克 力

的 香 气 弥 散 ，绯 红 的 脸 颊 上 洒 满 阳

光 ，荡 漾 着 温 暖 的 笑 意 。 站 在 这 里 遥

望 ，金 山 岭 长 城 伫 立 于 冬 日 的 苍 茫

中 ，如 一 幅 雄 浑 的 画 卷 。 每 一 块 砖

石 、每 一 座 烽 火 台 ，都 承 载 着 数 百 年

的风云变幻。

金 山 岭 长 城 横 亘 于 燕 山 支 脉 ，西

起 素 有“ 京 城 铁 门 ”之 称 的 古 北 口 ，东

至 望 京 楼 ，是 拱 卫 京 师 的 屏 障 ，也 注

定 成 为 无 数 次 防 御 战 的 重 要 前 沿 。

它 的 修 筑 始 于 明 初 。 彼 时 ，明 太 祖 朱

元 璋 为 了 巩 固 大 明 江 山 ，命 徐 达 依 山

势 修 筑 长 城 ，以 抵 御 北 方 游 牧 部 族 的

南 侵 与 元 朝 残 余 势 力 的 反 扑 。 到 明

成 祖 朱 棣 迁 都 燕 京 ，北 部 防 线 的 重 要

性 更 是 凸 显 。 明 隆 庆 、万 历 年 间 ，戚

继 光 率 部 接 续 修 筑 ，结 合 地 形 ，将 金

山 岭 长 城 打 造 成 一 条 固 若 金 汤 的 军

事 防 线 。 城 墙 沿 山 际 线 延 展 ，密 布 的

敌 楼 与 烽 火 台 彼 此 呼 应 。 当 年 ，这 片

山 岭 之 上 ，一 度 硝 烟 四 起 ，鼓 角 争

鸣 。 长 城 内 的 村 庄 为 将 士 们 提 供 粮

草 ，长 城 外 的 草 原 则 伴 随 着 呼 啸 的 北

风 ，传 来 铁 骑 奔 腾 的 鼓 点 。 这 条 随 山

势 蜿 蜒 的 巨 龙 ，不 仅 将 南 北 疆 土 分 隔

开 来 ，也 成 为 农 耕 和 游 牧 文 明 碰 撞 的

见 证 。

而 今 ，金 山 岭 不 再 回 荡 战 马 嘶

鸣 ，长 城 以 古 老 的 身 姿 见 证 着 生 活 的

和 平 与 宁 静 。 在 这 片 历 史 丰 碑 的 北

侧 ，人 们 依 山 势 建 起 了 拥 有 数 百 米 高

差 的 滑 雪 场 。 南 来 北 往 的 游 客 ，既 可

以 沿 着 历 史 的 足 迹 欣 赏 明 代 长 城 的

壮 阔 ，亦 能 沉 醉 于 银 装 素 裹 的 雪 域 世

界 ，纵 情 享 受 速 度 与 激 情 的 欢 愉 。 古

人 与 今 人 都 因 这 片 山 岭 而 聚 ，只 是 方

式 不 同 。 长 城 与 雪 场 宛 若 两 种 生 命

的 律 动 ，古 与 今 、静 与 动 ，在 此 刻 和 谐

交 融 。

不 知 不 觉 间 ，太 阳 已 经 西 斜 。 站

在 山 顶 ，夕 阳 的 余 晖 如 同 泼 洒 的 金

粉 ，将 雪 野 染 成 一 片 炫 目 的 橙 红 。 远

处 的 群 山 在 余 晖 中 渐 次 隐 入 淡 金 与

深 紫 的 晕 染 ，长 城 的 轮 廓 愈 发 清 晰 。

我 静 静 凝 望 着 这 一 抹 夕 阳 ，遥 想 数 百

年 前 的 戍 边 将 士 是 否 也 曾 见 过 同 样

的 霞 光 。 他 们 可 曾 想 象 ，后 世 的 金 山

岭 ，战 马 与 烽 火 已 成 过 往 ，留 下 的 ，是

滑 雪 者 的 欢 声 笑 语 和 雪 板 滑 过 雪 面

的 轻 响 。 长 久 的 沉 默 中 ，我 依 稀 看 到

昔 日 金 戈 铁 马 的 光 影 浮 动 ，而 风 中

隐 隐 传 来 松 涛 的 呜 咽 ，好 似 对 我 的

回 应 。

夕 阳 缓 缓 沉 入 群 山 ，历 史 的 沉 厚

与 自 然 的 永 恒 化 作 余 晖 ，流 淌 在 天 地

之 间 。 我 将 这 一 抹 余 晖 珍 藏 于 心 底 ，

踏着霞光映照过的雪道下山。

在 冬 季 漫 长 的 东 北 ，人 们 最 无 法

割舍的便是冰雪的快乐。当第一场雪

飘 落 的 时 候 ，人 们 便 如 同 迎 回 久 别 的

老 友 一 般 ，欢 呼 雀 跃 着 和 雪 花 共 舞 。

当 雪 一 场 场 堆 积 起 来 ，人 们 索 性 就 将

雪 划 出 雪 道 ，堆 成 小 雪 山 ，建 成 冰 雪

乐园，让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。

在吉林永吉，享受冰雪的快乐，首

选 北 大 湖 滑 雪 度 假 区 。 北 大 湖 ，当 地

人 亦 称“ 北 大 壶 ”。 这 里 三 面 环 山 ，站

在 山 巅 鸟 瞰 ，中 间 高 峰 突 起 ，北 部 狭

长 ，犹 如 一 只 水 壶 ，故 名“ 北 大 壶 ”。

另 外 一 个 原 因 ，则 是 多 年 以 前 ，附 近

有 个 地 方 叫“ 清 茶 馆 ”，还 有 一 个 地 方

叫“ 茶 壶 嘴 ”，所 以 这 个 滑 雪 场 跟 着 被

叫 成 了“ 北 大 壶 ”。 后 来 ，“ 北 大 壶 ”更

名 为“ 北 大 湖 ”，渐 渐 被 国 内 外 熟 知 ，

但这里其实并没有湖泊。

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举办过多次国

内 外 大 型 冰 雪 赛 事 ，是 久 负 盛 名 的 冰

雪 度 假 胜 地 。 此 次 来 到 滑 雪 场 ，我 终

于 亲 眼 见 识 了 人 们 对 冰 雪 运 动 的 挚

爱。穿着各色滑雪服的国内外游客熙

熙 攘 攘 ，即 便 天 寒 地 冻 ，依 然 挡 不 住

他们欢天喜地的热情。

换 好 滑 雪 服 后 ，我 并 没 有 急 于 去

滑 雪 ，而 是 体 验 了 有 趣 的 电 动 爬 犁 项

目 。 这 些 爬 犁 造 型 多 样 ，有 四 只 仿 真

狗 拉 的 雪 爬 犁 ，有 坦 克 模 型 爬 犁 ，还

有 雪 地 摩 托 。 我 和 友 人 挨 个 试 驾 ，互

拍 互 闹 。 这 些 设 备 都 是 电 动 的 ，不 是

真 实 的 狗 拉 爬 犁 ，操 作 简 单 ，有 趣 又

安 全 。 比 如 坦 克 模 型 爬 犁 ，造 型 逼

真 ，速 度 一 栏 分 为 高 中 低 三 档 ，可 以

根 据 自 己 的 熟 练 程 度 灵 活 切 换 ，驰 骋

雪地，十分刺激。

真 正 的 速 度 与 激 情 还 得 是 滑 雪 。

望 向 面 前 的 林 海 雪 原 ，只 见 山 脚 的 人

们 带 着 雪 具 坐 着 缆 车 上 山 ，而 山 上 的

人们正沿着雪道向山下飞驰。

坐 着 缆 车 上 山 ，我 逐 渐 看 清 了 北

大 湖 的 芳 容 ，也 理 解 了 它 成 为 著 名 滑

雪 旅 游 度 假 地 的 原 因 。 一 方 面 ，这 里

三 面 环 山 ，拥 有 海 拔 1200 米 以 上 的 山

峰 9 座 ，其 中 主 峰 南 楼 山 海 拔 1404.8

米 ，为 吉 林 市 最 高 峰 。 得 此 地 利 ，北

大 湖 拥 有 了 最 高 达 870 米 的 落 差 ，最

长 的 雪 道 从 南 楼 山 顶 蜿 蜒 而 下 ，十 分

壮 观 。 另 一 方 面 ，北 大 湖 的 积 雪 日 可

达 160 天 左 右 ，积 雪 深 度 山 下 约 1 米 ，

山 腰 约 1.5 米 ，海 拔 1000 米 以 上 的 地

段 可 达 2 米 ，雪 质 干 爽 ，近 乎 粉 状 ，最

宜滑雪。度假区现有 64 条雪道、11 条

高 速 缆 车 和 7 条 魔 毯 ，还 有 配 套 完 善

的 星 级 酒 店 与 服 务 中 心 ，被 誉 为“ 滑

雪胜地、粉雪天堂”。

学 滑 雪 最 好 请 一 个 专 业 教 练 ，因

为 盲 目 去 滑 真 的 比 较 危 险 ，也 无 法 较

快体验到滑雪的乐趣。我请的教练不

是 别 人 ，是 我 从 教 后 教 的 第 一 批 高 中

生 之 一 ，我 称 呼 她 双 儿 。 双 儿 生 于

1999 年 ，今 年 也 回 到 家 乡 当 了 老 师 。

她 在 长 春 上 大 学 的 时 候 ，就 经 常 去 当

地 的 滑 雪 场 训 练 ，现 在 早 已 滑 得 有 模

有 样 了 。 我 把 全 套 装 备 挨 个 穿 上 ，她

教我先热身，穿戴好滑雪板，告诉我如

何 控 制 速 度 ，怎 样 正 确 地 应 对 摔 倒 。

她 说 ，“ 会 摔 跤 ”是 滑 雪 运 动 最 重 要 的

入 门 环 节 ，也 是 保 护 自 己 不 可 或 缺 的

课程，因为不正确的摔倒很可能受伤。

我 们 从 最 初 级 的 雪 道 开 始 ，慢 悠

悠 地 滑 着 。 双 儿 在 我 前 面 不 远 处 ，一

次 次 做 示 范 给 我 看 。 她 个 子 高 挑 ，体

型 苗 条 ，弯 身 屈 膝 驾 驭 雪 板 的 模 样 十

分 帅 气 。 我 自 然 有 样 学 样 ，我 俩 现 在

角 色 互 换 ，我 的 小 师 傅 让 我 怎 样 ，我

就 乖 乖 照 做 。 逐 渐 地 ，我 终 于 实 现 了

滑雪道上的第一次——摔跤。因为我

尝 到 滑 雪 的 乐 趣 后 ，放 飞 了 自 我 ，速

度 不 自 觉 就 加 快 了 ，甚 至 超 过 了 双

儿 。 后 果 不 难 想 象 ，直 接 就 是 一 个 屁

股蹲儿。我索性躺平了——名副其实

的 躺 平 ，也 是 因 为 最 初 一 段 太 紧 张

了 ，浑 身 散 架 一 般 。 双 儿 把 我 扶 起

来 ，我 拍 拍 屁 股 和 大 腿 上 的 雪 ，多 少

有 点 不 好 意 思 。 没 想 到 ，她 不 但 没 有

笑 话 我 ，居 然 还 夸 我 说 ：“ 您 小 时 候 雪

爬 犁 不 是 白 玩 的 ，对 雪 没 有 恐 惧 心

理 。 这 对 于 滑 雪 者 格 外 重 要 ，无 非 就

是 要 掌 握 大 小 S 拐 弯 的 技 巧 ，您 肯 定

不 会 再 摔 跤 了 。”我 听 后 十 分 高 兴 ，按

照 她 的 鼓 励 去 做 ，还 真 是 ，后 来 再 也

没摔跤了。

在 北 大 湖 滑 雪 度 假 区 ，我 终 于 学

会 了 滑 雪 ，体 验 到 了 属 于 东 北 人 的 极

致冰雪快乐。

冰雪的快乐
□ 袁恒雷

吉林永吉北大湖滑雪旅游度假地

美 林 谷 滑 雪 场 位 于 内 蒙 古 自 治 区

喀 喇 沁 旗 ，地 处 燕 山 北 麓 ，被 誉 为“ 东

方 雪 源 圣 地 ”，拥 有 滑 雪 及 雪 地 摩 托 、

雪上飞碟、雪橇、雪地自行车、滑冰、冰

上曲棍球等冰雪娱乐项目。

去 年 冬 天 ，我 曾 到 美 林 谷 滑 雪 场

一 游 。 初 至 滑 雪 场 ，仿 佛 瞬 间 踏 入 一

个与世隔绝的雪之仙境。连绵起伏的

山 峦 好 似 一 条 巨 大 的 银 龙 ，蜿 蜒 盘 旋

于 天 地 之 间 ，而 后 安 然 沉 睡 在 皑 皑 白

雪之下，只露出起伏的轮廓，仿佛在静

谧中积蓄着无尽的力量。

滑 雪 场 规 模 宏 大 ，各 类 设 施 一 应

俱全。不同难度等级的雪道宛如一条

条 轻 柔 飘 逸 的 白 色 绸 带 ，从 高 耸 的 山

顶 飘 垂 而 下 ，那 顺 滑 的 线 条 在 阳 光 下

闪 烁 着 迷 人 的 光 芒 ，似 乎 在 以 最 热 情

的姿态，拥抱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。

在 银 装 素 裹 的 冰 雪 世 界 ，单 板 公

园和双板公园无疑是极限运动爱好者

的天堂。滑雪者们在精心设计的雪道

上 ，或 脚 踏 单 板 ，如 灵 动 的 飞 燕 ，在 空

中划出优美的弧线；或驾驭双板，似疾

驰 的 闪 电 ，在 坡 面 溅 起 阵 阵 雪 雾 。 他

们 尽 情 地 展 示 着 各 种 高 难 度 动 作 ，翻

转、跳跃，每一次成功落地都伴随着欢

呼与喝彩。

雪 地 摩 托 的 轰 鸣 声 打 破 了 雪 场 的

宁 静 。 驾 驶 者 身 姿 矫 健 ，驾 驭 着 摩 托

在高低起伏的雪地上风驰电掣般呼啸

而 过 ，每 一 次 加 速 、转 弯 ，身 后 都 扬 起

一 大 片 飞 雪 。 那 种 极 致 的 刺 激 与 快

意 ，与 漫 天 飞 雪 共 同 营 造 出 一 场 酣 畅

淋漓的狂欢盛宴。

雪 上 飞 碟 、雪 圈 和 雪 橇 区 域 充 满

欢 声 笑 语 。 孩 子 们 在 家 长 的 陪 伴 下 ，

坐 在 色 彩 鲜 艳 的 雪 具 上 ，从 高 高 的 坡

顶一滑而下，感受着风在耳边呼啸，享

受 着 纯 粹 的 快 乐 与 刺 激 。 一 时 间 ，尖

叫 声 与 欢 笑 声 相 互 交 织 ，在 寒 冷 清 新

的 空 气 中 回 荡 ，恰 似 奏 响 了 一 曲 欢 快

激昂的冬日乐章。

冰 雕 展 览 区 宛 如 一 座 梦 幻 的 水 晶

宫殿，陈列着形态各异、晶莹剔透的冰

雕 作 品 。 它 们 在 阳 光 的 轻 抚 下 ，折 射

出 五 彩 斑 斓 的 迷 人 光 芒 ，仿 佛 被 赋 予

了 鲜 活 的 生 命 。 瞧 ，那 一 个 个 灵 动 逼

真的小动物造型冰雕，或俏皮可爱，或

憨态可掬。再看那一座座壮丽宏伟的

城 堡 造 型 冰 雕 ，巧 夺 天 工 ，美 轮 美 奂 ，

让人仿若置身于一个充满奇幻与魔法

的童话世界。

穿 上 略 显 厚 重 却 又 给 人 满 满 安 全

感 的 滑 雪 服 ，内 心 虽 被 兴 奋 与 期 待 填

满 ，但 仍 难 掩 丝 丝 缕 缕 的 忐 忑 不 安 。

初 次 小 心 翼 翼 地 踏 上 雪 道 ，双 脚 仿 佛

瞬 间 失 去 了 往 日 的 灵 活 自 如 ，变 得 不

听使唤起来。那两块滑雪板此时更像

是 被 施 加 了 某 种 神 秘 的 魔 法 ，带 着 我

不 受 控 制 地 沿 着 雪 道 向 下 飞 速 滑 去 。

风 声 在 耳 畔 呼 啸 而 过 ，世 界 在 眼 前 天

旋 地 转 ，恐 惧 如 汹 涌 的 潮 水 般 瞬 间 涌

上心头，将我淹没。慌乱之中，我狼狈

不堪地重重摔倒在雪地上。我挣扎着

起身，望着长长的雪道在眼前延伸，心

中不服输的倔强一次又一次催促我继

续 尝 试 。 摔 倒 ，咬 着 牙 爬 起 ；下 滑 ，却

又 再 次 失 衡 。 每 一 次 跌 倒 ，都 伴 随 着

身 体 的 阵 阵 疼 痛 与 内 心 的 沮 丧 失 落 ，

但 每 一 次 重 新 站 起 的 瞬 间 ，我 都 能 清

晰 地 感 觉 到 ，自 己 离 那 流 畅 自 如 的 滑

行又近了一步。

当 我 历 经 无 数 次 的 跌 倒 与 爬 起 ，

终于能够较为自如地在初级雪道上滑

行 时 ，那 种 与 雪 地 融 为 一 体 的 美 妙 感

觉 ，仿 若 自 己 化 身 成 一 只 灵 动 轻 盈 的

雪 之 精 灵 ，在 这 洁 白 的 世 界 里 起 舞 。

此时，我抬眼望去，只见中级雪道上的

勇 者 们 宛 如 一 群 矫 健 的 飞 燕 ，在 陡 峭

的雪坡上盘旋而下。他们的身姿轻盈

而敏捷，滑雪板划过雪地的瞬间，好似

在 雪 地 上 绘 制 出 一 幅 美 丽 的 动 态 画

卷。高级雪道则宛如一条威严险峻的

银 色 巨 龙 ，那 陡 峭 的 坡 度 令 人 望 而 生

畏 ，却 也 吸 引 着 少 数 滑 雪 高 手 前 去 挑

战 。 他 们 的 身 影 在 雪 道 上 如 闪 电 般

划 过 ，让 每 一 位 旁 观 者 都 不 禁 心 生 敬

佩 之 情 。 那 不 仅 仅 是 一 场 滑 雪 技 巧

的 展 示 ，更 是 人 与 自 然 相 互 交 融 、相

互 碰 撞 的 极 致 体 现 ，是 对 自 我 极 限 的

勇 敢 挑 战 。

我 虽 对 他 们 的 高 超 技 艺 与 无 畏 勇

气 心 生 向 往 ，但 也 深 知 自 己 目 前 的 能

力尚无法企及那样的高度与境界。然

而，这又何妨呢？在美林谷滑雪场，我

已 在 属 于 自 己 的 这 条 雪 道 上 ，找 到 了

属于自己的独特乐趣与收获。

东方雪源
□ 鲁 瑛

内蒙古喀喇沁美林谷滑雪旅游度假地

鳌 山 滑 雪 场 位 于 陕 西 省 太 白 县 ，

坐 落 于 秦 岭 第 二 主 峰 鳌 山 ，拥 有 初 、

中 、高 各 级 雪 道 17 条 ，雪 道 落 差 810

米 ，造 雪 面 积 35 万 平 方 米 ，既 适 合 初

学 者 练 习 ，也 满 足 高 级 滑 雪 爱 好 者 的

挑战需求。

冬 日 ，连 绵 的 山 脉 被 皑 皑 白 雪 严

严 实 实 地 覆 盖 ，宛 如 一 条 蜿 蜒 的 玉 龙

悠 然 恬 静 地 安 卧 于 大 地 。 雪 场 四 周 ，

挺 拔 的 松 树 银 装 素 裹 ，枝 头 雪 花 肆 意

怒 放 ，恰 似 梨 花 在 阳 光 的 映 照 下 绽 放

出晶莹的华彩。

我 生 于 温 暖 湿 润 的 南 方 ，滑 雪 于

我 ，向 来 陌 生 且 遥 不 可 及 。 长 江 中 下

游 的 冬 天 ，极 少 能 目 睹 漫 天 飞 雪 的 壮

阔景象，更难寻那绵延起伏的雪坡。

当 我 终 于 站 在 鳌 山 滑 雪 场 初 级 雪

道顶端，望着那缓缓下倾的雪坡，心中

既忐忑不安又激昂澎湃。想起那些滑

雪运动员，他们滑雪时动作流畅，犹如

行 云 流 水 ，还 能 在 空 中 完 成 高 难 度 转

体，落地精准且平稳，着实潇洒帅气。

作 为 滑 雪 新 手 ，我 选 了 双 板 在 初

级 雪 道 试 滑 。 我 深 吸 一 口 气 ，将 教 练

所讲的诸多注意事项在脑海中回忆一

遍，鼓足勇气轻轻向前滑去，身体竭力

保 持 平 衡 。 经 过 多 次 尝 试 ，摔 了 好 几

跤，我渐渐掌握了滑雪的窍门，能够更

加自如地把控速度和方向。这细微的

进 步 让 我 信 心 倍 增 ，对 滑 雪 的 喜 爱 也

多了几分。

随 后 ，我 勇 敢 地 向 更 高 的 坡 度 发

起 挑 战 。 站 在 坡 顶 ，望 着 那 陡 峭 的 滑

道，心中虽有一丝怯意，但挑战自我的

决 心 愈 发 坚 定 。 定 一 定 神 ，奋 力 一 撑

滑 雪 杖 ，身 体 便 决 然 冲 了 出 去 。 风 在

耳畔咆哮，雪花肆意纷飞，我想象自己

成 了 东 北 猎 人 ，如 敏 捷 的 雪 豹 穿 梭 于

林 海 雪 原 。 我 不 断 调 整 姿 势 ，保 持 平

衡 ，身 旁 的 一 片 片 白 色 世 界 如 幻 灯 片

般 切 换 ，俯 冲 时 气 流 强 劲 ，但 内 心 畅

快 ，眨 眼 间 ，便 顺 利 抵 达 坡 底 。 那 一

刻，满满的成就感汹涌而来。

滑 雪 结 束 ，我 们 深 一 脚 浅 一 脚 地

往回走。夕阳的余晖为鳌山勾勒出金

色 的 轮 廓 ，雪 坡 在 霞 光 中 泛 着 柔 和 的

光芒。此时，天地仿佛很小，就在眼前

和脚下，又仿佛很大，无边无涯。风在

连 绵 的 山 峰 间 轻 语 ，鳌 山 显 得 愈 发 壮

美而静谧。

挑战鳌山
□ 孙 剑

陕西太白鳌山滑雪旅游度假地

金山岭的霞光
□ 李 琳

河北滦平金山岭滑雪旅游度假地


